读“花甲女生”有感
自“出嫁”后, 旅游渡假总是与夫同行。 今年知青协会组织夏令营, 因先生抽不开身, 起始我也就没有打算参加，后受一向喜欢把大家聚在一起的美华的鼓动, 我也就赶在报名截止期前报了名。
夏令营组委会的第6张通知和Salisbury大学校园的平面图, 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学生时代, 那称呼“男生” “女生”的年代, 期盼的心情油然而生。 于是，傅天琳的“花甲女生”  一诗, 在脑海中浮现, 挥之不去。
第一次读到这首“花甲女生”就爱不释手，作者1961年从重庆一所技校毕业后到农场种了二十年的果树。无伦多少生活的磨难， 她始终保持着柔而不弱不屈不饶，向上奋发的精神， 保持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，保持着花季女生的纯洁和真诚。
我特别喜欢这几句：“这杯柠檬水， 六十年才慢慢泡淡，化解了所有的酸，所有的苦，留下满口芬芳”。多么恬淡平静而又祥和的心境！然而，恬淡并不意味着淡漠，平静祥和也不是麻木的结果。也许生活的伤痛还会在什么时候悄然而来， 然而， “花甲女生”要“把过期的奶粉，油， 糖， 和过期的荣誉统统倒掉！还有杂念， 让瓶子都空着， 在墙上多凿出几个窗子， 让屋子和心灵一样通透起来。”
在知青协会的女知青中，年龄跨度不是那么大，老“知青”者，已是进入花甲之年， “中小知青”之年岁也是即将进入或接近花甲之际。浮想联翩，于是回复“开心晚会”的节目征集，自报诗朗诵“花甲女生”。
七月三十日晚，高潮迭起的晚会进入尾声，轮到我上场了。柔和的灯光笼罩着金色典雅的舞厅，面对几年来在知青协会相识相交的朋友们，我的心充满了温暖和感动。坐在第一排的田禾，曽在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，是知青协会诗歌朗诵组的艺术指导，在同车来夏令营的路上，就帮我分析诗作。晚会开始前，还到我的宿舍，对几处重要的诗句，特别叮咛示范了一番。应着田禾鼓励的目光，我的朗诵开始了：“一大早我就敞开胸怀，从里到外推开六十道门，放出六十只雀鸟飞向山林 …”
我把目光转向坐在田禾旁边的惠兰，惠兰是知青协会诗歌朗诵组组长，一位热心为大家服务的来自湖北荆州的知青。我继续我的朗诵：“不寻常的一天，我进入花甲，生活残屑遍地都是…”。
我把目光向左边移去，落在从四川大巴山走出来的重庆知青张蓓面带微笑圆圆的脸庞。“我说秋天已脱下盛装，能一点点触摸到生命的冷。岁月两鬓斑白，日子一天比一天昂贵，要缅怀一次青春，请付费”。 蓓蓓，我念得好吗？你是因为心领神会而微笑吗？

我向中间望去，望着一向干练的华府交通大学同学会会长李元君若有所思的眼睛，望着坐在元君后面表情凝重的张贝楠，我的声音变得沉重了：“揭开一层一层时光, 为什么伤口和血、肉还粘在一起?” “你的自愈功能真是太差, 这世上哪有时间治不好的病? 你，就是你自己的病根 …”. 元君，贝楠，两位爱好诗歌朗诵的同好，我这样处理可以吗？
我把目光移向右边，停在俞小源，潘丹穗两位身材娇小的广东姑娘身上. 小源，你可是夏令营最操心的钱粮官啊，一次又一次的知青活动，永远看得到你的热心服务，今天你身着深紫色晚装，挂着心型白金项链，还是在忙忙碌碌地张罗着大家的食宿；呵，还有你，在海南岛度过近十年的知青生活的丹穗，穿黑白两色衣裙，戴白色珍珠项链， 典雅端庄。我的声音轻快起来：“你还像十六岁一样热爱花朵，热爱美”。
走道上，分明我也注意到了站在三角架后面的是湖湘女诗人贺红，我接着念道：“还会为读到一本好诗集， 彻夜不眠，眼含热泪 ，我说你呀你这个花甲女生”!

掠过吴玮善解人意的目光， 我向后面望去，小怡，然英，郭静，一琳，等等等等，还有那些刚换下鲜艳的演出服装的舞蹈演员“小知青”们，还有那么些我叫不出她们名字的女知青，我不知道她们的故事， 但无伦哪位一个好意的微笑和一声轻轻的“嗨”声，总能使我感到温暖。
小怡，我喜欢你说的“当一辈子女生”，然英，我欣赏你说的“活出灿烂的人生”。
此刻，大家都坐在那儿静静地听，全场鸦雀无声，静静的，我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了她们，伸向了所有的女知青：“花甲花甲，就是开甲等的花，花开在春天，你在起点。”
（知青协会  郭北平）
